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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名在高原战斗了 30

年的军人。2 年前，我从军校毕业，也来

到了高原。夏日，是高原一年之中花儿

绽放最美的季节。那些花儿，承载着我

的许多回忆。渐渐地，在高原待久了，

我更能感受到官兵像花儿一样的品格。

12 岁那年盛夏，我第一次随母亲前

往高原看望父亲。走进营区，父亲和战

友 栽 种 的 一 大 片 格 桑 花 映 入 我 的 眼

帘。来不及欣赏格桑花的美，强烈的高

原反应，让我呼吸急促，头痛难忍，初上

高原的兴奋也荡然无存。父亲放心不

下，守在我的床边整夜照看。待我醒

来，他正将一束鲜艳的格桑花放在我的

床头，轻声说：“我们边防军人驻守在高

原，就像格桑花顽强生长在贫瘠的土地

上。希望你也能像这格桑花一样适应

高原……”顿时，我泪湿眼眶，也在心中

种下了一株格桑花，向往着像父亲一

样，成为高原军人。

上军校期间，我又一次走上高原，

赴某边防哨所参观见学。那是一个秋

日，我学校所在的南京，正满城桂花飘

香。然而，这个季节，从我们到达的哨

所望去，雪山连绵不绝。途中，我注意

到一株盛开的雪莲花，傲然挺立在冰雪

覆盖的碎石间，在阳光下格外耀眼。我

高兴地走近，蹲下身子，仔细欣赏它柔

软洁净的花瓣。我不禁感到惊奇：这片

苦寒的高原，竟能孕育出如此纯净且充

满生命力的花！

从军校毕业时，我怀揣着对父亲深

深的敬意和戍边卫国的豪情，主动向组

织申请前往高原，并如愿成为一名基层

排长。刚下连队，我就听战友说单位有

个“光影室”，那里的照片墙记录着一代

代高原边防军人的戍边岁月。

怀着好奇，我敲门而入，连队杨班

长正在专注地整理照片。桌上的一张

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雪峰褶皱里，一

簇雪莲花的花瓣上凝着冰晶，在阳光下

闪烁着生命的光彩。

我轻声说道：“杨班长，我从没见过

这么美的雪山和雪莲花，真想身临其境

感受它们的美。”杨班长说：“海拔 5000

多米的唐古拉山口，雪莲花开得最好。”

说话间，我注意到他的手上布满皲裂冻

伤的痕迹，指节处还有青紫色的瘀斑。

他见我有些好奇，便讲起了翻越唐古拉

山口的一次经历。

当时，杨班长跟随车队执行运输任

务。他们从格尔木出发，翻越沱沱河、

五道梁，行至唐古拉山口时，杨班长驾

驶的汽车仪表盘的警报灯开始闪烁。

他迅速将车辆停稳，取出三角警示牌放

至车辆后方，并将三角木垫到车轮下

面。

寒风裹着雪粒子直往衣领里钻，杨

班长脱下大衣，摘下棉手套，猫腰钻进

车底检查。瞬间，寒气顺着裤脚往上

钻。他用手电筒往底盘照去，发现油管

接头处，油液正顺着丝扣渗出来。

车底空间窄，他的后背贴在冰冷的

维修躺板上，寒意透过棉衣往骨头里

浸。不一会儿，他就冻得双手不听使

唤。他用扳手拧动卡箍螺栓，直到油管

接头处再无油液渗出，才慢慢从车底挪

出来。此时，他的双手几乎冻得失去知

觉。

他说，在高原久了，再加上反复冻

伤、磕碰，这双手也被打上了高原的印

记。

看着照片墙上一代代高原汽车兵

行驶在冰天雪地、翻越冰山达坂的照

片，他们专注坚定的神情和质朴的笑

脸，让我深受触动。夏日高原上的花开

得孤独却热烈，恰似那些驾车行驶在青

藏公路的汽车兵，顽强而坚韧。

来到高原的第二年，我学着父亲的

样子，在宿舍阳台上的花盆里，种上了

格桑花。这些花儿陪伴、见证着我在这

片高原上的工作与生活。去年，我在连

队的年度军事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还

与战友一起完成了重要物资运输保障

任务。当我和战友驾车行驶在高原上、

往返于任务点位时，那些花儿正热烈绽

放。

上图：高原格桑花。

陈长宏摄

像花儿一样绽放
■李松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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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风，是从宁都县小布镇的山谷里

升起来的。它掠过黛色的峰峦，拂过苍

翠的竹海，在龚氏家庙斑驳的檐角打着

旋，呜咽着，又猛地冲向更辽远的天空。

这风，曾让闯入此地的国民党军闻

之色变，直呼“红军太可怕”，仿佛预兆

他们溃败的丧钟。1930 年 12 月 30 日，

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在龙冈歼灭国民

党 军 第 18 师 师 部 和 两 个 旅 共 9000 余

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

取得了反“围剿”首战大捷。

红军清扫战场时，在敌军第 18 师

指挥部发现了一件奇特的战利品——

两个“酒坛子”和一块“铁疙瘩”。红军

战士不知道这是一部完整电台的蓄电

池和汽油发电机。它们静静地躺在敌

军溃败后的狼藉之中，显得格外突兀。

红军战士们好奇地围了上去，小心翼翼

地打开旁边的一个木匣子。里面是一

些他们从未见过的奇怪装置。

一个战士好奇地对着被俘的无线

电机务员问道：“这是啥玩意儿？”

无线电机务员穿着国民党军装，脸

上有些紧张，但回答的声音还算清晰：

“这是收发报机。”

“收发报机？做什么用的？”战士们

七嘴八舌地问道。

“ 就 是 与 司 令 部 联 络 用 的 无 线 电

台。”无线电机务员解释道。

“ 这 玩 意 儿 能 接 收 到 蒋 介 石 的 指

令？”一个战士突然问道，语气中带着几

分愤恨。

“能。”无线电机务员点了点头。

战士们顿时议论纷纷，愤怒的情绪

在人群中蔓延。一个战士猛地举起枪

托，狠狠地砸向那个较小的方盒子，只

听“砰”的一声，盒子被砸得变了形。

“别瞎砸！这个收发报机，拿到军

部去，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

连长的声音坚定而有力。砸收发

报机的战士愣了一下，意识到自己差点

犯了大错，有些懊悔地说：“要真有用，

那就坏事了。”

“幸亏还有一个没砸坏，赶紧把砸

坏的也捡起来，一起送到军部去。还

有，这些无线电机务人员一个不落也送

过去。”连长吩咐道。

就这样，一部完整的收发报机被损

毁了发报部分，仅留下尚算完好的收信

部分。它像被斩去一翼的孤雁，静静地

躺在那里，仿佛在等待命运的转折。

随后，红军在东韶战斗中乘胜追击

国民党军谭道源第 50 师，又缴获了一

部电台，并完整保留了下来。这部电台

与之前在龙冈缴获的半部电台组合，形

成了“一部半电台”。

正是这“一部半电台”，使红军在通

信技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龚 氏 家 庙 的 厅 堂 ，高 大 而 幽 深 。

当年，那“一部半电台”，连同在龙冈被

“俘获”却自愿投身革命的无线电技术

人员吴人鉴（后改名王诤）、刘寅，被安

置于此。

龚氏家庙的肃穆与无线电设备的

冷峻，形成一种奇异的交融。茶油灯盏

豆大的火苗摇曳着，映照几张年轻而坚

毅的脸庞。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毕

业生王诤，俯在那张八仙桌前，眉头紧

锁，指尖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细

细检视着那台伤痕累累的设备。每一

根线路，每一处焊点，都牵动着红军能

否“看见”千里之外敌情的神经。窗外，

刘寅的身影在寒风中忙碌，努力将简陋

的天线架设得更高、更稳。秘书处的

同志送来了铅笔和珍贵的电码本……

1931 年 1 月 6 日，一个注定被镌刻

在军史上的日子。龚氏家庙里的东厢

房，当王诤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接通

电源的刹那，时间仿佛凝固了。突然，

耳机里清晰地传来一阵微弱却无比真

切的“滴滴”声！红军架设起无线电侦

察 电 台 ，成 功 侦 听 到 了 国 民 党“ 中 央

社 ”的 电 讯 。 这 些 电 讯 随 即 被 拿 给

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大喜：“这不就是

没有纸的报纸吗？”

这声音，骤然划破了赣南山区沉闷

的寂静。龚氏家庙里的人们瞬间沉浸在

巨大的喜悦中，那盏摇曳的茶油灯火，似

乎也因这历史性的声响而陡然明亮了几

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电台，就在

这简陋的环境里，依靠着缴获的电台和

官兵的智慧，宣告诞生！

这穿越时空的电波，将红色武装的

利剑伸向无形的战场。

这微弱的电波，不再是简单的机器

鸣响，而是战场上的“耳朵”。敌军的调

动部署、密电往来，开始被这无形的“耳

朵”敏锐捕捉、破译。

小布的风声，从此融入了电键的节

奏。正是在这电波的助力下，红军在随

后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战斗中，做到了

兵法所言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风，从小布河畔的沙滩上卷起，裹

挟着苏区军民誓歼顽敌的豪情。

在这风声激荡的战场上，“一部半

电台”成了红军锐利而无形的武器。这

条看不见的战线，虽无硝烟弥漫，却以

信息之力影响战局——它的价值，与前

线将士的浴血拼杀同样不可磨灭。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红军报务员

日夜抄收国民党“中央社”以及国内外

的新闻电讯稿，将这些珍贵的信息整理

后呈送红军领导人。这些珍贵的资讯，

为红军的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在

无声中助力着革命的征程。

在这昔日的红色电波发源地，山风

依旧浩荡，掠过层叠的梯田与茂密的树

林。我凝神聆听——风声里，仿佛依旧

交织着当年茶油灯下电键的敲击，交织

着红军将士胜利的欢呼与老表们质朴

的叮咛。

“一部半电台”肇始的电波，从未因

机器的陈旧或时代的更迭而消逝。它已

升华为一种信仰的密码，融入小布的山

水，融入共和国的血脉。

这电波，仿若小布的风声，穿越历

史的烟云，清晰而强劲。它带着风的影

子，穿梭于岁月的缝隙；那风，又裹挟着

红色电波的韵律，呼啸于山川之间，诉

说着往昔的烽火与今日的奋进。

小
布
风
声

■
凌

翼

音乐是有骨骼有生命的旗帜

是音符组成的矩阵

——在云南省博物馆展厅里

为这个哲理代言的是聂耳的小提琴

川流不息的瞻仰者中

小提琴从未让目光蒙上烟尘

它在寻找那个清瘦的身影

“过尽千帆皆不是”

谁能听到它流泪的心音

但同时，它“收到”了远方的“来信”

高原哨所的冰天雪地里

五星红旗正冉冉升起

国歌雄壮

令人忘却 5000 多米的海拔

为心驱退零下几十摄氏度低温

小提琴笑了，歌曲就是故人

略显陈旧的琴弦瞬间绽放青春

它想起那个冬日里黄浦江的低语

想起初遇时那双手的余温

想起那个逼仄的阁楼里

那个叫聂耳的青年

色彩斑斓的早晨与黄昏——

时而在桌子上频打节拍

时而把楼板踩得阵阵响

时而高亢且反复地歌唱

时而激动地与琴弓较劲

当时间自顾自走向记忆

聂耳已被音符摄定心神

他的血和未竟的曲谱一同亢奋

当庄严的使命和曙光一同苏醒

怜惜憔悴者的，首先是那把小提琴

身为革命者，这不过是分内之事

聂耳仿佛看到亿万喷火的眼神

这音符是呐喊者胳臂的森林

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进行曲”

辉煌文明的图腾

锦绣河山的壮魂

都在旋律织就的传奇里成真

此时，聂耳的面庞写满自豪

力量在音符里升腾、氤氲

小提琴完全感同身受

它是待燃的火种、休戚与共的亲人

音符是在它的弦上飞舞的蝴蝶

它和聂耳一样视若家珍

那些夤夜难眠的心跳

那些燃烧自我的晨昏

那些惜时如金的脚步

那些慷慨悲歌的英魂

每分每秒，他都付予音乐的掘进

初稿需要修改完善

需要与抗战有关的血性与养分

于是，音符也学会了深刻思考

它们不再是蝌蚪状的静物

它们必须是启明星，照亮希望

它们必须是海浪，接九天之云

如今乃至以后

小提琴讲述的故事依然年轻

因为这首歌时刻在输送心灵的养分

以旗帜的鲜红，以笑靥的单纯

以海洋的蔚蓝，以甜梦的安稳

号 角
—一把小提琴的记忆

■何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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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裹着雪粒子，抽打着李大山的

脸颊。他匍匐在没膝的深雪里，护着胸

前油布紧裹的物件——那里面藏着的，

不仅是一份名单，更是他要用生命守护

的、足以穿透无边酷寒的星火。

5 年前，也是这般酷寒的一个冬夜，

日寇猛地踹开李大山家的柴门。父亲被

粗暴地推倒在雪地里，只因被怀疑为抗

联隐藏物资。刺刀在寒月下闪过一道无

情的冷光，刺入父亲的身体。

躲在地窖里幸存下来的李大山，眼

睁睁看着自家小屋在烈焰中轰然倒塌。

一个傍晚，李大山在人迹罕至的山

坳撞见几个围着篝火的陌生人。他们衣

衫褴褛，面容却如岩石般坚毅。队伍里

的老杨抬起头，目光温和，亲切地对他

说：“老乡，冻坏了吧？过来暖暖！”李大

山犹豫着走过去，老杨递给他一块烤得

焦黄的饼子。久违的暖意与诱人的香

味，瞬间模糊了他的双眼。篝火噼啪作

响，老杨的声音坚定：“……占了咱们的

地，杀咱们的人，可咱中国人的骨头，没

软！东北有咱们抗联的队伍！”他凝视着

跃动的火苗，眼中映着灼灼的光，“就像

这火种，传到谁手里，谁就得让它旺旺地

烧下去！”

李大山心头震动，却仍存疑虑：这深

山野岭里的一小簇火，真能烧透漫天风

雪，抵挡凶狠的日寇？在老杨的劝说下，

李大山最终决定留下来做事。

日子在密林深处悄然流逝。老杨

信 任 他 ，让 他 传 递 一 些 简 单 的 口 信 。

第 一 次 任 务 ，只 需 要 翻 过 一 道 山 梁 。

可 这 短 短 的 路 途 ，让 李 大 山 走 得 心 惊

肉 跳 ，总 觉 得 身 后 有 日 寇 的 枪 口 瞄

着 。 完 成 任 务 时 ，后 背 的 棉 袄 已 被 冷

汗 浸 透 。 他 缩 在 角 落 ，不 敢 看 老 杨 的

眼睛。

“怕了？”老杨坐到他身边，声音低

沉。“咱们干革命就是要迎着困难和危险

前进。想想那些被杀害的乡亲，咱能缩

着头吗？”老杨拍了拍李大山冰凉的膝盖

说，“你骨头里，有你爹的硬气。跟着共

产党，跟着抗联，才能赶走鬼子！”

有一次，队伍要送一些药品出去，

途中需要穿越日伪军的封锁线。老杨

点 了 李 大 山 的 名 ：“ 大 山 ，你 路 熟 ，心

细。这包救命的药，务必送到老鹰嘴的

联络点。”李大山的心猛地一沉。他张

了张嘴，想拒绝，可看着老杨信任的目

光，那句“我不行”卡在喉咙里，怎么也

说不出来。

李 大 山 穿 行 在 密 林 雪 沟 间 ，一 路

上 警 惕 着 周 围 状 况 。 途 中 ，他 几 乎 与

一队巡逻的伪军迎面撞上。他死死趴

在一处雪窝，屏住呼吸，皮靴踩雪的咯

吱 声 就 在 头 顶 响 起 ，刺 刀 在 月 光 下 闪

着 寒 光 。 当 伪 军 终 于 走 远 ，他 浑 身 已

被冷汗浸透，瘫软在雪窝里，心脏擂鼓

般 狂 跳 。 他 想 折 回 去 躲 避 一 阵 时 间 ，

可 怀 里 的 药 品 紧 贴 着 他 的 胸 口 ，让 他

又 想 起 急 需 药 品 的 伤 员 。 最 终 ，他 把

药品安全送达。

当他疲惫不堪地回到营地，老杨用

力拍着他的肩膀，递给他一碗滚烫的野

菜汤。

去 年 ，日 寇 发 动 了 篦 梳 式 的“ 扫

荡”。为掩护大部队转移，李大山跟随老

杨和另外两名战士负责断后。敌人的子

弹尖啸着擦过他们身边。在一处陡峭冰

坡下，老杨猛地将李大山扑倒，自己却一

声闷哼，重重撞在岩石上，鲜血洇透了破

旧的棉袄。两名战友也在激烈的交火中

相继倒下。身后追兵的皮靴踏雪声和凶

狠的呼喝，如同冰锥狠狠扎进李大山的

耳膜。

老 杨 靠 着 冰 冷 的 岩 石 ，面 色 惨

白。他颤抖着解开层层衣襟，从最贴近

心口的衣袋里，掏出一个油布裹得严严

实实的小包，塞进李大山冰冷僵硬的手

中。“拿着……火镰 …… 名 单 …… 交 给

组织……”李大山的手剧烈颤抖，那小

小 的 油 布 包 ，此 刻 竟 比 烧 红 的 烙 铁 还

要滚烫。

李大山咬紧牙关，将带着老杨最后

体温的火镰和名单收好。他借着树林、

大山和雪野的掩护，最终甩开了敌人。

风 雪 愈 发 狂 暴 ，几 乎 要 将 天 地 吞

噬。李大山拼尽最后力气，终于抵达背

风的山坳。几个冻得脸色青紫的身影急

切地从雪窝中站起。他颤抖着，无比庄

重地解开油布，取出火镰和那份浸透老

杨血迹的名单。当微小的火苗在干苔藓

上艰难跳动，最终顽强燃成一团篝火时，

火光温暖着他们的身体，也映亮了他们

眼中不屈的光芒。

李 大 山 伸 出 冻 僵 的 手 靠 近 火 焰 。

火 光 跳 跃 升 腾 ，他 想 起 老 杨 曾 在 夜 晚

耀 亮 的 篝 火 前 发 出 的 声 音 ：“ 护 住 这

火 ，咱 们 的 队 伍 …… 就 在 前 面 ！”字 字

如 烧 红 的 炭 ，烙 进 同 伴 的 心 底 。 那 小

小 的 火 堆 ，是 希 望 ，是 命 令 ，是 永 不 熄

灭的信仰。他也更加理解老杨所说的

“火种”的重量！

李大山终于将名单完好地交到支队

长手中。篝火映红了一张张悲愤而坚毅

的脸。“大山同志，好样的！老杨没看错

人！”支队长有力的手拍在他肩上。

火光在密营中跃动，将李大山的身

影投射在斑驳的木墙上。他挺直脊梁，

胸膛里奔涌着滚烫的力量，那是他从未

感受过的激昂。寒风裹挟着细碎的雪

粒，从缝隙中渗入，却浇不灭他和战友们

内心的火焰。

跃动的火光映照着破旧的木桌，映

照着那面虽经岁月洗礼却依然鲜红如初

的党旗。李大山庄重地举起右拳，一字

一句，立下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的声音不高，却如寒夜中的火

炬，直抵人心；又如淬火的钢刀，掷地有

声。每一个字都掷进冰封的雪原，每一

个音节都在林海间回荡，与呼啸的北风

共鸣。

随后，他回望一眼燃烧的篝火，毅

然走进漫天风雪。他每一步都走得艰

难 ，可 胸 膛 深 处 那 簇 被 信 仰 点 燃 的 火

焰，却越烧越旺，驱走了灌进骨髓的严

寒。他知道，篝火已化作茫茫雪原深处

一粒倔强燃烧的星火。他确信，这点点

星 火 ，终 将 汇 聚 成 焚 尽 长 夜 的 燎 原 烈

焰，照亮前路，迎来光明。

雪原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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